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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二章 洪州宗人間生活禪思想的形成

第三章 《金剛經》人間佛教思想對洪州禪的影響
第四章 洪州宗人間生活禪思想的發展
第五章 結語

一、前言

《金剛經》是一部人成佛的聖典，也是一部人間佛教思想的經典，人間佛教就是大乘菩薩道的佛教1。《金剛經》對中國佛教影響非常大，不論空宗或有宗，皆曾對本經作過注疏2。隋唐之際則直接影響了禪宗思想的形成。

禪宗，是佛教中國化最徹底的一個宗派。由達摩祖師至三祖僧璨大師，禪宗對於中國佛教的影響還不是很大。不過，到了六祖惠能大師，禪宗的思想即產生了巨大的變化。惠能大師對於後代禪宗最大的影響，就是提倡人間生活禪，生活即是禪的一部分，這正是中國禪的新風貌。

惠能大師創立了人間生活禪，而把人間生活禪發揚光大的，就是馬祖道一禪師及其後弟子們所創立的洪州禪。
人間生活禪不但是惠能大師禪法的主要特色，也是後來洪州禪最主要的禪法思想，而這種禪法思想的形成，可說是受到《金剛經》人間佛教思想的主要影響。

《金剛經》人間佛教思想對整個南宗禪影響非常大，從惠能大師的「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大正48•351下），到馬祖禪師的「平常心是道」（大正51•440上）、百丈禪師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大正48•1119上）、黃檗禪師的「終日不離一切事，不被諸境惑，方名自在人」（大正48•384上）等等，可說都是徹徹底底在落實《金剛經》的人間佛教思想理念，而這種人間佛教思想，從惠能大師後，即演變成為人間生活禪，人間生活禪不但是惠能大師禪法的一大特色，同時也是促成洪州宗人間生活禪形成的主要因素。我們單從惠能大師以後，南宗禪即以《金剛經》來作為印心的聖典，就可以知道《金剛經》對於整個南宗禪的影響是多麼深遠，尤其是洪州宗的人間生活禪思想理念！   

二  洪州宗人間生活禪思想的形成

洪州宗為馬祖道一禪師（709～788）及其弟子們所創立之門派。洪州為江西南昌縣之通稱，其地有馬祖禪師所住之開元寺、石門山寶峰寺、百丈禪師所住之百丈山大智壽聖寺、黃檗禪師所住之黃檗山黃檗寺等名剎。馬祖禪師一向住洪州，大揚禪風，故其門派稱「洪州宗」，又稱為「洪州禪」。

說到洪州宗人間生活禪思想的形成，首先就要了解洪州宗的開創者：馬祖禪師的思想理念，洪州宗人間生活禪思想的形成，主要是以馬祖道一的禪法思想為主。至於馬祖道一的人間生活禪思想形成，主要來自三方面： 

（一）南嶽懷讓

據《景德傳燈錄》記載：唐先天二年，懷讓禪師（677～744）始往衡嶽居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住傳法院，常日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什麼？」道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塼，於彼庵前石上磨。道一曰：「師作什麼？」師曰：「磨作鏡。」道一曰：「磨塼豈得成鏡耶？」師曰：「坐禪豈得成佛耶？」道一曰：「如何即是？」師曰：「如人駕車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一無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馬祖道一聽聞開示後如飲醍醐，即禮拜懷讓禪師。3
從上面的公案可知：懷讓禪師所說的「磨磚不能成鏡，打坐豈能成佛，禪非坐臥，於無住法，不應取捨」，可以說對馬祖禪師的思想影響是非常大的，因為我們從馬祖道一後來的思想中就可知禪不一定在坐，行住坐臥、出坡作務皆是禪，如馬祖道一常開示眾人：「只如今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盡是道。」又說：「本有今有不假修道坐禪，不修不坐，即是如來清淨禪。4」由以上的說明即可知馬祖禪師的人間生活禪思想形成，是受到懷讓禪師很大影響的。
（二）六祖惠能

馬祖禪師的人間生活禪思想除了受懷讓禪師影響外，另外，六祖惠能大師可說也是影響馬祖道一思想甚鉅者。如惠能大師於《壇經》裏說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大正48•359下）惠能大師又舉佛經來說明：「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大正48•359下）
另外，惠能大師禪法的主要思想即以「無念為宗」，而無念後來發展為馬祖禪師的「平常心是道」。馬祖禪師的禪學思想主要特色即「平常心是道」。據《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八載，馬祖常開示眾人：「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聖。」（大正51‧440上）
馬祖道一所說的「平常心」即惠能大師所說的「無念」，也就是《金剛經》所說的「無住生心」。如《六祖壇經》：「無者無二相。」（大正48‧353上）二相即有對待的，如空有、煩惱菩提、善惡、聖凡、是非、好醜…等，無二相即超越一切是非、善惡、凡聖…等對待。馬祖禪師把惠能大師的「無念」發展為「平常心」，使惠能大師所言之心為當下現實之心的特點更加地突出。由此可知馬祖道一的人間生活禪思想的形成，也是深受惠能大師的影響5。

（三）《金剛經》人間佛教思想

馬祖禪師的人間生活禪思想形成，除了受到六祖惠能大師及懷讓禪師影響外，另外，影響馬祖道一人間生活禪思想最深遠的，莫過於《金剛經》的人間佛教思想了！

上面已經提到：《金剛經》對於六祖惠能大師所創之南宗禪影響非常深遠，尤其《金剛經》的人間佛教思想理念，可說是直接促成南宗人間生活禪思想形成的主要因素，同時也是人間生活禪發展的主要理論依據。

《金剛經》人間佛教思想對於南宗人間生活禪的形成，是有著決定性因素的，尤其馬祖禪師及其後弟子們所創立之洪州人間生活禪，受到《金剛經》人間佛教思想的影響更大、更直接。馬祖道一不但繼承了惠能大師的人間生活禪，且更進一步發揮了《金剛經》人間佛教的根本精神，把佛陀在《金剛經》裏教導諸菩薩摩訶薩在日常生活中的修行法門----時時善護清淨心，融攝在他的禪法中，讓佛法更加人間化、生活化，使佛法更加地落實在日常生活中。由此可知：洪州宗人間生活禪思想的形成，是受到《金剛經》人間佛教思想非常大的影響！關於這一點將於下一章再做詳細說明！
總之，馬祖禪師人間生活禪思想的形成，不但受到懷讓禪師及惠能大師的影響，尤其《金剛經》人間佛教思想，對於馬祖道一的影響更大、更直接，因此才能開創出洪州人間生活禪的一片廣大天地！
3、 《金剛經》人間佛教思想對洪州禪的影響

（一）《金剛經》人間佛教思想對馬祖禪師的影響

上面已經提到：馬祖禪師不但繼承了惠能大師的人間生活禪，且更進一步發揮了《金剛經》人間佛教的根本精神，使佛法更加地落實在日常生活中。如《金剛經》序分一開頭即說明著：佛陀在日常生活裏，處處展現著般若，處處展現著佛法，因為離開了生活就沒有般若，離開了生活就沒有佛法，佛陀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配合了六度而去實踐佛法的。因此馬祖道一：「非凡夫行，非賢聖行，是菩薩行。只如今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盡是道。」6（大正51‧440上）

為何馬祖禪師說：非凡夫行，非賢聖行，是菩薩行？因為《金剛經》的教法，就是大乘菩薩道的教法，是佛陀教導諸菩薩摩訶薩應該如何於日常生活行住坐臥中，行六度、修一切善法。佛陀告訴諸菩薩摩訶薩在日常生活中的修行方法，就是應該要如是生清淨心，也就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如《金剛經》所言：「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大正8‧749下）

生清淨心就是「無住生心」，此乃《金剛經》的根本無上心法，也是南宗禪以心印心的心法。如《六祖壇經》：「如來入涅槃，法教流東土，共傳無住，即我心無住，此真菩薩。」（大正48•345中）《金剛經》的無住生心，就是後來南宗禪所傳的心法，也是人間生活禪的思想重點。如惠能大師所說的「無念」、馬祖禪師所說的「平常心是道」、黃檗禪師所說的「無心道人」、臨濟禪師所說的「無位真人」等等，都是屬於這個心法7。此乃佛陀教導諸菩薩摩訶薩在日常生活中，不論行住坐臥，應機接物，或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等六度波羅密，都要如是生清淨心，也就是要時時善護清淨心，即以無住的心，來發菩提心，以無住的心行六度等一切善法，以無住的心來成佛。因為菩薩如果心有所住，即不名為真正的菩薩。所以菩薩的心要住在那裏？就是無住。能夠我心無住，才名為真菩薩。

另外，佛陀在《金剛經》也說到：「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即為非住。」（大正8‧750中）無所住心就是非住，非住就是無住，即不住於空，不住於有，不住於一切是非、善惡、煩惱…等種種境界上。這就如馬祖道一所說：「平常心是道。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聖。」馬祖所說的「無」，就是無所住，即無住於造作、是非、取捨、斷常、凡聖等，這與懷讓禪師所說的「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是有著相同意義的。

「平常心是道」是洪州宗的重要思想，其保持了曹溪禪，也可說是人間生活禪的主要特色。而這思想的形成，主要就是來自於《金剛經》人間佛教的核心思想---生清淨心，也就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金剛經》人間佛教思想對於馬祖禪師的影響是非常深廣的，除了「平常心是道」，另外，像馬祖禪師的另一重要思想「觸類是道8」「立處即真」也是受到《金剛經》非常大的影響。

馬祖道一主張一切之起心動念、揚眉瞬目等日常生活皆是佛性之顯現。而這種「觸類是道」「立處即真」的人間生活禪思想理念，就是來自於《金剛經》的「一切法皆是佛法。」（大正8‧751中）如馬祖禪師所說：「只如今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盡是道。」「立處即真，盡是自家體，若不然者，更是何人？一切法皆是佛法，諸法即解脫，解脫者即真如，諸法不出於真如。9」

一切法皆是佛法，不但啟發了馬祖禪師「觸類是道」「立處即真」的思想，且更進一步影響到後來的臨濟宗。臨濟宗主要思想即「立處皆真」與「無位真人」。有關臨濟禪師的禪法思想，將留待下一章「洪州宗人間生活禪思想的發展」再做詳細介紹。

（二）《金剛經》人間佛教思想對馬祖弟子們的影響

上面提到：「平常心是道」，是馬祖道一禪師的主要思想，也是洪州宗人間生活禪的核心思想。因為除了馬祖道一為人說「平常心是道」外。另外，像馬祖道一的弟子南泉普願禪師，也為趙州禪師說「平常心是道」（大正51‧276下）；南泉禪師的弟子長沙招賢，也為人說平常心，如僧問：「如何是平常心？」師云：「要眠即眠，要坐即坐」（大正51‧275上）；馬祖道一的弟子大珠慧海禪師也說：「心真者語默總真，會道者行住坐臥是道」（大正51‧443中）。

例如有源律師問大珠慧海說：「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有源：「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有源：「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有源：「何故不同？」師曰：「他吃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校，所以不同也！」10大珠慧海所言行、住、坐、臥、吃飯、睡覺皆是用功，盡是道，是因為禪師念念都能無所住，心無繫縛，所以合於道，這也就是「平常心是道」！

洪州宗可說人才輩出，而其人間生活禪的思想理念皆深受《金剛經》人間佛教思想的影響。除上面所提到馬祖的幾位弟子外，另外像馬祖道一的高徒百丈禪師（720～814）所提出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即為人間生活禪的最佳寫照。
據《勅修百丈清規》卷二所載：「佛教入中國四百年而達磨至，又八傳而至百丈，唯以道相授受。或岩居穴處，或寄律寺，未有住持之名。百丈以禪宗寖盛，上而君相王公，下而儒老百氏，皆嚮風問道。有徒實蕃，非崇其位則師法不嚴，始奉其師為住持，而尊之曰長老。如天竺之稱舍利弗、須菩提，以齒德俱尊也。作廣堂以居其眾，設兩序以分其職，而制度粲然矣。至於作務，猶與眾均其勞。常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大正48•1119上）
之前已提到：禪宗從惠能大師開始，提倡人間生活禪，生活即是禪的一部份，所謂「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大正48•351下）這正是新的中國禪風格。後來馬祖創叢林，百丈立清規，僧團聚眾而居，體制自此更為完備。尤其百丈禪師把禪堂的形式與功能又作了調整，如《百丈清規》中僧堂制：「又令不論高下，盡入僧堂，堂中設長連床，施椸架，挂搭道具，臥必斜枕床脣，謂之帶刀睡。為其坐禪既久，略偃亞而已。朝參夕聚飲食隨宜，示節儉也。」（大正50•770下）
從上段引文可知：百丈禪師所新設的僧堂內已具有坐禪、飲食、睡眠三種功能，且僧堂內的坐禪表現為集體的行為。這正是新興禪寺的僧堂與以往的禪堂，在形式上及意義上最顯著的差異。以往禪堂中對於坐禪、飲食、睡眠的三種功能是盡量避免混淆的。如《十誦律》卷二十三自恣法中言：「掃灑食堂，掃除竟，入室坐禪。」（大正23•165上）

在印度佛教時代，坐禪有專門的禪堂。而在中國的天台宗寺院也曾專設止觀堂以行禪修。然自唐開元中，百丈禪師作清規，設長連床於僧堂，率眾盡入居之。由此可見，百丈禪師後所設的僧堂已不是原有意義上的禪堂，而是一種經過修正的，其不侷限於坐禪並超越之。他把禪的修行與寺院全體生活相結合，也就是在達到開悟的過程中，僧堂的職能屬於全體的一部分而非全部，禪堂也不是修行的一個完全獨立的階段。這可說就是人間生活禪修行的具體呈現，因為佛法並沒有離開生活，禪並沒有離開大眾。

百丈禪師的人間生活禪，可說就是來自於馬祖禪師、惠能大師及《金剛經》的人間佛教思想理念。《金剛經》：「一切法皆是佛法。」（大正8•751中）一切法皆是佛法有兩種涵意：第一是一切法都是緣起法，所謂「見緣起即見法，見法即見佛」11；第二是一切法都是能夠讓我們覺悟的法。為什麼說一切法都是能夠讓我們覺悟的法？因為佛就是「覺」，所以一切法都是能夠讓我們覺悟的法。因此掃地會開悟，典座也會開悟，行住坐臥，出坡作務等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法，都可能是我們悟道的因緣，因此禪並不一定只侷限在坐。這就如朝廷內侍薛簡問惠能大師：「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由坐也。」（大正48•359下）惠能大師還特地引《金剛經》的經文：「若言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大正48•359下）來加以說明。

《金剛經》序分一開頭即說明著：佛陀在日常生活裏，處處展現著般若，處處展現著佛法，因為離開了生活就沒有般若，離開了生活就沒有佛法，離開了生活就沒有禪，佛陀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配合了六度而去實踐佛法的。這也就是馬祖道一所說的：「非凡夫行，非賢聖行，是菩薩行。只如今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盡是道。」

由以上的說明可知：百丈禪師可說把《金剛經》人間佛教的精神、惠能大師的人間生活禪，及馬祖道一所提出的「平常心是道」更加具體的落實在日常生活中，讓禪與生活更加地結合在一起。

（三）《金剛經》人間佛教思想對黃檗禪師的影響

《金剛經》人間佛教思想對於洪州禪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除以上所談到馬祖禪師及其幾位大弟子外，另外，百丈禪師的高足黃檗禪師也是深受《金剛經》人間佛教思想的影響。據《百丈懷海禪師語錄》所載：馬祖禪師的八十四位高足之中，以百丈禪師得大機，黃檗禪師得大用12。
黃檗禪師（？～850）的禪法特點即融實相與心性為一體，在空萬法的同時突出了眾生清淨的本心，並在強調「心即佛」的基礎上發揮了念念無心、無得無著即是解脫的思想13。
黃檗禪師的禪法特點就在於「無心道人」，「無心道人」就是馬祖道一所說的「平常心」，也就是惠能大師所說的「無念」，就是《金剛經》所說的「無住生心」或「生清淨心」。如黃檗禪師所說：「當體便是，動念即乖」（大正48‧379下），此思想即來自於惠能大師，惠能大師：「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執，長御白牛車。」（大正48‧355下）動念即乖，就是惠能大師所說的「有念念成邪」，無念即於念而離念，也就是《金剛經》所說的「無住生心」。黃檗禪師稱之為「無心」，所以說「但能無心，便是究竟。」（大正48‧380中）
黃檗禪師的禪法，很多都是來自於《金剛經》的思想，在《傳心法要》與《宛陵錄》中就引了很多《金剛經》的經文，如《宛陵錄》中有人問黃檗：「佛度眾生否？」黃檗：「實無眾生如來度者。」又問：「現有三十二相及度眾生，何得言無？」黃檗：「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14」另外，黃檗禪師於《傳心法要》中說到：「故如來云：我於阿耨菩提實無所得，若有所得，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又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菩提，即此本源清淨心。」（大正48•380中）「故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大正48•382上）「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大正48•383下）「故經云：實無少法可得，名為阿耨菩提。」（大正48•383上）
以上黃檗禪師所引的經文，可說都是來自於《金剛經》的思想，由此可知《金剛經》對於黃檗禪師的影響是如何地深遠！尤其他的人間生活禪思想理念，更是受到《金剛經》很深的影響。如其在《傳心法要》中提出：「終日不離一切事，不被諸境惑，方名自在人。」（大正48•384上）黃檗禪師的這段話可說是人間生活禪的最佳詮釋。每天不離開一切事，也不被各種境界所迷惑，才名為自在人。這與有些人認為參禪修行一定要離群索居、閉關修行，或最好是每天事情愈少愈好的人來說，可說思想上有很大的差別。黃檗禪師認為佛法在世間，禪就在日常生活中，只要能夠不被諸境惑，念念不見一切相，那每天不離開一切事，也能夠自在解脫。因此他說：「終日喫飯，未曾咬著一粒米，終日行，未曾踏著一片地。與摩時，無人無我等相。」（大正48•384上）而其對於禪的詮釋是「當體便是，動念即乖」（大正四八‧三七九下）黃檗禪師更希望學人「莫逃境以安心14」，因為「心」如果不安，到那裏都不會安的。佛法當體即是，動念即乖。這就是馬祖禪師所說的「觸類是道」、「立處即真」，也是金剛經所說的「一切法皆是佛法」。

黃檗禪師的禪法思想可說就是來自於《金剛經》人間佛教思想的理念，也是惠能大師佛法世間覺的具體實踐，更是洪州人間生活禪的整個禪法特色。

《金剛經》人間佛教思想對黃檗禪師的禪學思想影響非常大，而這也直接影響到後來臨濟禪師的禪學思想。例如黃檗禪師在接引學人時常以掌打、棒喝為方便，並以常人難解的語言或動作來表達自己的心地或啟發人自悟。如臨濟義玄初參黃檗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三度發問，三度被打。臨濟乃自恨障緣深重，天資愚鈍，不領深旨，擬往別處行腳。辭別時，黃檗叫他去參高安大愚禪師。大愚問臨濟在黃檗處的情況，臨濟告以三度被打的經過，不知過在何處？大愚：「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為汝得徹困，猶覓過在？」義玄言下大悟，乃曰：「佛法也無多子。」大愚揪住曰：「適來道我不會，而今又道無多子，是多少來？是多少來？」義玄於大愚肋下打一拳。愚托開云：「汝師黃檗，非干我事。」義玄回到黃檗處，黃檗問云：「汝迴太速生！」師云：「只為老婆心切。」黃檗云：「遮大愚老漢待見與打一頓。」義玄曰：「說什麼待見，即今便打。」遂鼓黃檗一掌。黃檗哈哈大笑15！

在此我們應該注意到，臨濟禪師：「說什麼待見，即今便打。」此即告訴吾人，要善於把握當下的因緣。禪宗時時要我們活在當下，不打妄想，這思想就是來自於《金剛經》，《金剛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大正8‧751中）即是要我們時時活在當下，不住於過去、現在、未來。因為佛法當體即是，動念即乖。所以黃檗禪師：「更時時念念不見一切相，莫認前後三際，前際無去，今際無住，後際無來。」（大正48•384上）
所謂「住」，就是惠能大師所說的：「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不斷，名為繫縛。」有所住就有繫縛，若「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為本。」（大正48‧353上）
依筆者的看法：惠能大師所說的「前念」即《金剛經》所說的「過去心」，也就是黃檗禪師所說的「前際」；「今念」即「現在心」，即黃檗所說的「今際」；「後念」即「未來心」，即黃檗所說的「後際」。無住即不執著於過去、現在、未來。因為有所住，就有繫縛，有繫縛就不得解脫自在。《金剛經》：「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所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大正8•751中）諸心就是一切心，非心就是無心，無心並不是沒有心，而是無住心，也就是說：一切心都是無住性的。所以黃檗禪師於《傳心法要》：「此心即無心之心，離一切相，眾生諸佛更無差別，但能無心，便是究竟。學道人若不直下無心，累劫修行終不成道。」（大正48•380中）
「無住」是南宗禪的心法，也是禪師們能不能真正過著自在解脫之人間生活禪的關鍵點。如《六祖壇經》：「如來入涅槃，法教流東土，共傳無住，即我心無住，此真菩薩。」（大正48•345中）這段經文說明著：佛陀入涅槃後，佛陀教法傳到中國，共傳那一個法？就是「無住」這一法，能夠我心無住，才名為真正的菩薩。所以佛陀於《金剛經》說：菩薩「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則為非住。」（大正8•750中）

的確，能夠我心無住，才名為真菩薩，能夠我心無住，才能如黃檗禪師所說：「終日不離一切事，不被諸境惑，方名自在人。」（大正48•384上）能夠我心無住，才能「終日喫飯未曾咬著一粒米，終日行未曾踏著一片地。」（大正48•384上）能夠我心無住，才能「百花叢裏過，一葉不沾身。」（大正48•229中）能夠我心無住，才能「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大正48•396上）

黃檗禪師的主要心法就在於「無心道人」，而此法傳給臨濟禪師，就成為「無位真人」，「無位真人」是臨濟禪師的主要思想，而其禪法思想來源，就是來自於黃檗禪師，黃檗禪師的禪法思想，對臨濟宗的創立及影響發展是非常大的。

4、 洪州宗人間生活禪思想的發展

上一章已提到：《金剛經》所說的「一切法皆是佛法」，不但啟發了馬祖道一「觸類是道」「立處即真」的思想，且更進一步影響到後來的臨濟宗。

臨濟宗主要思想即「立處皆真」與「無位真人」。臨濟義玄認為佛法不離開現實生活，佛道「觸目皆是」，只要「處處不疑」，「隨處作主，立處皆真」，「無不甚深，無不解脫16」。很顯然地，臨濟禪師這種「立處皆真」的自悟，是對洪州宗人間生活禪的繼承和發展，其結果是使禪者在修行實踐中，把禪與日常生活行為更普遍地聯繫起來17。因此臨濟禪師：「佛法無用功處，祇是平常無事，屙屎送尿，著衣喫飯，困來即臥。」（大正47•498上）平常「無事」，並非說沒有事，「無」就是「無所住」，也就是說：日常生活中的穿衣、吃飯、睡覺、大小便等，都要能夠心無所住，因為如果心有所住，就有繫縛，有繫縛就不得解脫自在。所以黃檗禪師：「但能無心，便是究竟。」（大正48•380中）無心就是無住心，在日常生活中，不管穿衣、吃飯、睡覺、大小便等，只要能夠念念無所住，念念不取於相，那就能夠自在解脫。 

有學者認為臨濟禪師「立處皆真」是來自於後秦僧肇《肇論》〈不真空論〉的思想，筆者認為這是有待商確的。如楊曾文先生在〈臨濟義玄禪法的現實主義性格〉一文中提到：「『隨處作主』，『立處皆真』在《臨濟錄》中引用兩次，其中『立處皆真』是取自後秦《肇論》〈不真空論〉的『不動真際而為諸法立處，非離真而立處，立處即真也』」18。  

依筆者的看法：臨濟禪師「立處皆真」的思想並非來自於〈不真空論〉，而是來自於洪州宗的馬祖道一禪師，馬祖說：「立處即真，盡是自家體，若不然者，更是何人？一切法皆是佛法，諸法即解脫，解脫者即真如，諸法不出於真如。」（大正51•440上）由這段引文即很清楚了解到：臨濟禪師「立處皆真」的思想必定是來自於同屬南宗禪的馬祖禪師，絕不會是來自於不同宗派的空宗思想。
臨濟禪師另一重要思想即「無位真人」，如臨濟上堂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汝等諸人面門出入。」（大正47‧496下）「無位真人」乃指我們的「真如佛性」。真如體性此說明著無佛可求、無道可成，無法可得。人只要能常覺不住、隨緣生活，更不別求，知身心與祖佛不別，當下無事，便自然與佛無二。所以當學僧問臨濟：「如何是無位真人？」臨濟下禪床捉住學僧：「道！道！」學僧想要回答時，臨濟馬上推開學僧：「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19」

在此有兩個需要注意的重點：一、當學僧要回答臨濟禪師的問題時，臨濟馬上推開學僧；二、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這說明著：真如佛性不是能夠以語言文字來加以說明，所謂「妙高頂上，不可言傳；第二峰頭，略容話會」即是此義。另外，真如佛性也非以求而得，這就如同梁武帝問達摩祖師：「如何是真功德？」達摩：「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20黃檗禪師也說到：「眾生著相外求，求之轉失，使佛覓佛，將心捉心，窮劫盡形終不能得。」（大正48•379下）
「無位真人」依筆者的看法：應該就是臨濟老師黃檗禪師所說的「無心道人」或「無為道人」。黃檗禪師認為禪者應該是「絕學無為閑道人21」。黃檗禪師是福建人，「無為」與「無位」的閩南話大致同音。而「無位真人」又稱「無依道人」，「無依」即「無心」，「無心」即「無念」，「無念」就是《金剛經》所說的「無住生心」。如《金剛經》：「如來所說諸心，即為非心，是名為心。」非心就是無心，也就是無住心。所以黃檗禪師：「學道人若不直下無心，累劫修行終不成道。」（大正48•380中）又說：「不知心即是法，法即是心，不可將心更求於心，歷千萬劫終無得日，不如當下無心，便是本法。」（大正48•380下）皆在說明無心的重要性！
洪州禪對於後來臨濟宗禪法的思想發展影響是非常大的，除了上面所介紹之外，另外，像馬祖禪師對百丈禪師的大喝22、黃檗禪師對臨濟禪師的棒打，可以說開啟了後來臨濟宗的棒喝禪23。只是後來的學人，沒有以往禪師們那種真實的見地，鸚鵡學語，有樣學樣，結果「畫虎不成反類犬」。這也難怪臨濟禪師在即將圓寂時說：「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弟子三聖出來說：「怎敢滅和尚正法眼藏。」臨濟：「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什麼？」三聖便喝！臨濟禪師：「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言訖即端然示寂24。

洪州宗人間生活禪思想的發展除了對臨濟宗有很大影響外，另外，其對趙州禪師的影響也是非常深遠的。趙州禪師是南泉禪師的高足，南泉普願是馬祖道一的大弟子，曾有獨超物外之譽。而趙州禪師可說也是一位道道地地的人間生活禪的具體實踐者。如有學僧問趙州禪師：「未審和尚還修行也無？」趙州：「著衣喫飯。」學僧：「著衣喫飯尋常事。未審修行也無？」趙州：「你且道我每日作什麼？25」

的確，穿衣吃飯雖然只是生活中的平常事，但也沒有離開佛法，這就如有源律師問大珠慧海說：「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有源：「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此說明著：人間生活禪是不離日常生活中的穿衣吃飯睡覺，而這思想就是來自於馬祖道一所說的「平常心是道」。一般人要穿衣吃飯睡覺，悟道以後同樣要穿衣吃飯睡覺，所不同的，就在於能不能當下念念無住。      
洪州人間生活禪對趙州禪師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據《五燈會元》卷四記載：「師（趙州）問新到（僧）：『曾到此間麼？』曰：『曾到』。師曰：『喫茶去』。又問僧，僧曰：『不曾到』。師曰：『喫茶去』。後院主問曰：『為甚麼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師召院主，主應喏。師曰：『喫茶去』。」（卍續藏80•93中）

趙州禪師對於來過的人也叫他吃茶去，沒來過的人也叫他吃茶去，甚至院主也叫他吃茶去！吃茶雖然只是生活中的平常事，但之中卻蘊藏著無限的佛法在裏頭！因為佛法並沒有離開生活，禪也沒有離開人世間！

趙州禪師的吃茶去，後來不但成為禪宗參禪的有名公案，而且可說是道道地地的人間生活禪的具體呈現。只是後來的人，只知道參趙州的公案禪，卻不能體會趙州禪師人間生活禪的真正意涵，是沒有離開人世間，沒有離開日常生活中的修行，因此把禪與生活分開，甚至只知道參公案，而不知把禪應用在生活中，於日常生活中去體會佛法。我想如果趙州禪師有知：可能也會感慨地像臨濟禪師一樣說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

《金剛經》人間佛教思想對於惠能大師及其後南宗禪三系皆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其中又以馬祖禪師及其弟子們所創之洪州宗影響最為深遠26！

《金剛經》人間佛教思想影響南宗禪最直接、最深遠的應該是在唐朝時期的純禪時代，也就是大約從馬祖道一禪師及其後弟子們所開創之洪州宗的這段時期，這時期禪師輩出而且也正是南宗禪發展最為盛大、禪學思想最為發達的時代。到了宋朝，禪宗還是最為流行的佛教宗派，當教下各宗趨於衰落時，禪宗卻在宋代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並通過統治者和士大夫而日益走向社會，不斷擴大其影響，最終成為中國佛教的主流27。

不過，從宋朝以後，《金剛經》人間佛教思想對於禪宗的影響已漸漸式微了。原因很多，如禪與其他教派之結合，像教禪一致、禪淨共修等，尤其大量公案語錄的出現，不立文字的禪宗走上了文字禪，雖然吸引了大批的文人學士的興趣，不過，已漸漸失去了純禪時期所著重的現實人間生活禪及實踐修行風貌28。另外，像宋朝宏智正覺所提倡的「默照禪」，尤其後來發展成只管打坐的默照觀心，更是與純禪時代所提倡的行住坐臥，出坡作務皆是禪的人間生活禪思想，有著非常大的差異；而大慧宗杲所提倡的看話禪，後來演變成為參話頭，其修行的局限性，也和純禪時代行住坐臥、出坡作務皆是禪的人間生活禪修行理念，愈離愈遠！

宋代以後，雖然禪宗在整個元明清時期始終傳承不斷，且是佛教各宗派中最盛行的一個宗派，但思想上卻幾乎沒有什麼新發展，祇是加強了與其他佛教宗派以及傳統思想文化的融合，進一步發展了入宋以後形成的一些新特點而已29。而《金剛經》人間佛教思想對於宋以後的禪宗，其影響程度也不再像以往那麼深遠了！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清末民初。民國以後，《金剛經》人間佛教思想對中國禪宗的影響才漸行重要起來，很多佛教界的高僧大德，皆曾對《金剛經》作註解30，尤其屬禪門臨濟派下的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更受到了《金剛經》人間佛教思想非常大的影響，大師不但繼承了南宗人間生活禪的主要精神，而且更進一步實踐了《金剛經》裏佛陀所說的根本無上心法──「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把佛法落實在人間，讓禪實踐在日常生活中，因此才能開創出佛法弘遍五大洲的廣大菩薩事業31！

佛光山是個大乘菩薩道場，所弘揚的是人間佛教，所修的禪法就是「人間生活禪」。如星雲大師在《佛光禪入門》中提到：「禪師們以不同的生命特質，向世人說明無論是教禪、論禪，或行禪、修禪、參禪，禪，都不離人間。所以，禪宗又叫「佛心宗」，即因其最接近佛陀人間佛教的本懷；這也是我將佛光禪法定名為「人間生活禪」的原因。因此，何謂「人間生活禪」？慈悲喜捨、廣結善緣、直下承擔、精進奮發、不變隨緣、依戒生活、知足淡泊……，無一不是「人間生活禪！32」

由上段引文可知：星雲大師所說的「人間生活禪」，與臨濟禪師所說的「立處皆真」、馬祖禪師所說「觸類是道」，乃至《金剛經》所說的「一切法皆是佛法」，皆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因為禪本來就不曾離開人世間，不離日常生活，離開了生活，脫離了人間，想要覓菩提，那就真的猶如求兔角了。

所以古來禪師們經常說：搬柴運水無非是禪，穿衣、吃飯、睡覺、大小便等，皆是修行。事實上，禪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從生活上去實踐，衣食住行處尋個著落。因為惟有從生活中去參證，在大眾中去修行，才能真正體驗禪，才能真正過般若的生活！

五、結語

《金剛經》人間佛教思想對南宗禪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其中又以洪州禪的影響最大。從馬祖禪師的「平常心是道」、百丈禪師「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黃檗禪師的「無心道人」…等，都是人間生活禪的最佳寫照。
洪州宗的人間生活禪思想形成，除了受到懷讓禪師與六祖惠能大師的影響外，尤其《金剛經》的人間佛教思想，對於洪州人間生活禪的影響更為深遠。洪州人間生活禪修行的特色，即在於修行並不只侷限在坐，也不只限於禪堂等有限空間，更不受到時間上的限制。舉凡行住坐臥、出坡作務，穿衣、吃飯、睡覺、大小便…等，無一不是修行的下手處，無一不是我們悟道的因緣，因為一切法都是佛法，一切法都是能夠讓我們覺悟的法。

學佛修行就是要能夠把佛法、把禪應用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佛法、禪不能應用在日常生活中，來解決我們各種問題，那它對我們有什麼幫助呢？而洪州禪就是道道地地的人間生活禪，其禪法不但不離開日常生活，而且能夠處理我們各種問題，包括行菩薩道、度化度生等，讓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能夠自在灑脫。不過，要能夠真正過著人間生活禪的自在解脫生活，這還得要能夠當下念念無住才行，也就是要能夠如《金剛經》所說的時時善護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大師就是聽到這段話而當下大悟，並且在他的禪法中以「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大正48•353上）。而懷讓禪師也告訴馬祖禪師：「於無住法，不應取捨。」馬祖禪師更對大眾開示道：「不盡有為，不住無為，有為是無為家用，無為是有為家依，不住於依。故云：如空無所依。」（大正51•440中）由此可知《金剛經》人間佛教思想對於惠能大師後的南宗禪及洪州宗的影響是如何地深遠！
洪州禪雖然是惠能大師的禪法到五家禪形成的過渡時期，然其對於後來中國禪宗的影響卻是無遠弗屆的。尤其從馬祖道一以後，無論在禪學理論上，還是在人間生活禪的實踐上，都為後來的五家禪提供了依據。而在五家中又以臨濟宗影響最大、最為深遠，臨濟宗的思想可說是在洪州禪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臨濟義玄除繼承馬祖禪師以來的禪法外，更加以創新，使得臨濟宗在五家中不但影響最為廣泛，而且是法脈傳承最為久遠的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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